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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年中以来，以美国和伊朗博弈为中

心，中东地区新的热点与危机纷至沓来，进一步加

剧了地区局势动荡。本轮中东乱局始于 2011 年爆

发的“阿拉伯之春”，后因美国战略调整与地区国

家博弈加剧，而不断呈现冲突化、扩大化、长期化

和复杂化特征。本文旨在通过对此轮中东乱局的主

要表现形式进行分析，探究动荡局势产生的根源，

并评估其影响和未来走向。

中东乱局的主要表现形式

中东乱局主要指该地区局势之动荡，矛盾之

多元，冲突之频仍，关系之芜杂，秩序之混乱，其

中动荡、混乱是两大关键词。本轮中东乱局始于

2011 年初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迄今已持续近 10

年。随着 21 世纪第三个 10 年的开启，中东动荡局

面不仅无缓和迹象，反而呈现出冲突持续扩大、危

机不断升级、局势更加混乱、矛盾日趋复杂多元的

发展趋势。2020 年伊始中东地区就开局不利，一

系列严重危机接连爆发：美国与伊朗明争暗斗急剧

升级，美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苏莱曼尼将军引

发地区局势骤然紧张；受美伊博弈以及国内爆发抗

议影响，伊拉克政局再现动荡，反恐形势面临新变

数；土耳其先后出兵叙利亚和利比亚，致使两场战

争的解决更趋复杂化；东地中海的能源和地缘政治

竞争进入新阶段，地区国家组成新阵营；美国强行

推出偏袒以色列的“世纪协议”，致使巴以冲突再

度升温；黎巴嫩、伊拉克、苏丹、阿尔及利亚和伊

朗等国爆发大规模抗议，开启新一波“阿拉伯之春”。

第一，地区多种矛盾集中爆发，热点问题此起

彼伏，战争与冲突持续不断。也门战争、叙利亚战

争、利比亚战争仍在继续，巴以冲突再度升温，而

新的热点又接连爆发，如伊朗核问题重新回归、东

地中海形势日益紧张、土耳其先后出兵叙利亚和利

比亚、波斯湾航行安全面临危机、地区多国爆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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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抗议潮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区热点与

危机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

互叠加。比如，伊朗与沙特日趋紧张的关系既有民族、

教派冲突的特征，也有地缘竞争的因素，而地区主

导权之争则是中心矛盾。叙利亚战争的性质更加复

杂，国内权力斗争、教派冲突、民族矛盾、领土纠纷、

代理人战争、美俄博弈等都可在其中找到影子。

第二，地区国家政局持续动荡，政权稳定普遍

受到冲击，政权安全问题非常突出。中东地区政局

动荡主要分为四类情形：一是“政权更迭”风险持

续增大。继突尼斯、也门、埃及之后，2019 年以来

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相继“变天”，长期执政的苏丹

总统巴希尔和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黯然下台。

二是王位继承面临挑战，领导人代际交替加速。这

主要发生在沙特、阿曼、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君

主国。阿卜杜拉国王去世后，沙特国内政治斗争激烈，

王储穆罕默德通过一系列手段固权立威，以确保顺

利继位。统治阿曼 50 年之久的苏丹卡布斯去世，新

苏丹接任，阿曼未来稳定有待观察。科威特、阿联

酋两国也将面临王位继承问题。三是内部权力斗争

激烈，影响政治稳定。这些国家主要有土耳其、沙特、

黎巴嫩和伊拉克。例如，近年来，土耳其政府接连

遭受多重政治挑战，与宣扬温和伊斯兰主义的居伦

运动、库尔德反政府武装以及世俗政治力量展开激

烈权斗，政局动荡。四是国内抗议不断，冲击政权

稳定。这些国家包括埃及、突尼斯、约旦、土耳其、

苏丹、阿尔及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伊朗。2019

年起，苏丹、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四国领

导人在大规模抗议下相继被迫辞职。由于美国制裁

导致国内经济压力增大等因素，伊朗自 2018 年以来

也多次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2019 年，埃及

亦爆发针对塞西总统的 6 年来最大规模抗议。  

第三，美国与伊朗的博弈日益激烈，并构成地

区主要冲突源，严重影响地区稳定。2015年 7月，美、

土耳其先后出兵叙利亚和利

比亚，致使两场战争的解决

更趋复杂化。2020年以来，

土耳其军队和叙利亚政府军

多次在叙西北部伊德利卜地

区 发 生 交 火 ， 双 方 各 有 伤

亡。图为2月6日，在叙利亚

伊德利卜省宾尼什，人们燃

烧轮胎，希望利用烟雾阻碍

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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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中、英、法、德六国与伊朗达成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JCPOA），这标志着困扰地区多年的伊核

问题终于告一段落。其后一段时期，随着美伊关系

趋缓，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也有所降温。但 2017 年

特朗普上台后，伊核问题再度升温。特朗普具有强

烈的反伊情结，主张对伊采取强硬政策，不仅否定

奥巴马的伊朗政策，批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是“史

上最糟糕协议”，还指责伊朗发展弹道导弹、“支持

恐怖主义”、“搞地区扩张”，提出废弃核协议，重

启对伊制裁，遏制伊朗。2018 年 5 月 8 日，美国

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此后接连加码对伊

制裁。2019 年 4 月，美国宣布将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列为“恐怖组织”。5 月，美国正式对伊实施

制裁，旨在将伊朗石油出口降为零。特朗普在对伊

朗“极限施压”的同时，还积极联手沙特等海湾阿

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组建反伊阵线，打造全面遏制

伊朗的“中东战略联盟”。以色列和沙特积极参与

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的围堵和遏制行动，因此与伊

朗的矛盾也急剧上升。针对美以沙的敌对行为，伊

朗针锋相对采取各种反制措施。美伊双方在叙利亚、

也门、巴勒斯坦、黎巴嫩、巴林、卡塔尔、伊拉克

以及波斯湾展开激烈较量，热战与冷战交织，传统

战争与网络、无人机、非对称冲突等非传统冲突形

态并行。美伊激烈博弈引发黎巴嫩、伊拉克等多国

局势动荡，导致中东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第四，中东格局混乱无序，各方竞相填补权力

真空，地缘政治竞争更加激烈。当前，中东正处于

新旧秩序更替过渡期，地区权力格局正加速转换。

美国在中东持续战略收缩，“后美国时代的中东”

大幕已经开启。“美退俄进”“西退东进”“一降两

升”“诸侯争霸”四大特征明显。[1] 时隔 30 年后，

俄罗斯重新成为中东事务的主角之一。由于严重受

制于内困，欧盟在中东的作用日渐式微。日本和印

度借中东之乱积极向该地区拓展影响力。土耳其、

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朗和以色列等地区国家

竭力利用乱局扩大自身势力范围和影响。中东地区

格局正由单极向多极加速演进。

总之，与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初相比，

近 10 年来中东乱局发生了非常显著的重大变化，

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和新趋势：“美退俄进”态势

日益明显；各方势力竞相填补权力真空；代理人战

争与地区争霸色彩日益浓厚，地缘政治竞争加剧；

地区冲突由陆上向海上蔓延，陆海联动发展，红海、

东地中海和波斯湾同时出事；传统地区联盟体系加

速瓦解，多样化新联盟体系逐步形成；波斯湾安全

问题日益突出，海湾国家面临政治、经济、社会等

多重危机。

中东乱局产生的根源

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石油资源、错综复杂

的地区内部矛盾、由传统向现代地区转型的失效、

外部大国的侵略和干涉，是造成中东长期动荡不宁、

战争与冲突连绵不绝的主要原因。21 世纪以来，造

成中东地区动荡的因素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除了

历史积淀和地区固有矛盾等因素外，还包括大量现

实因素。其中，有四大因素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一，“阿拉伯之春”引发地区政治和安全秩序

动荡，破坏了社会稳定机制。“阿拉伯之春”是本轮

中东乱局的起点。从国家层面看，这场地区性抗议

风暴导致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苏丹、阿

尔及利亚六国政权垮台，并使也门、叙利亚和利比

亚三国陷入大规模战争。这场动荡造成地区多国陷

入政治和安全真空，权力架构塌陷，政府几近瘫痪，

政治权争纷起，国家治理能力丧失，社会矛盾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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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在利比亚和也门两国体现最为明显。“后卡

扎菲时代”的利比亚陷入四分五裂境地，东西两个

政权并存，部族主义大行其道，恐怖主义肆虐，内战

至今仍未停息。也门在萨利赫总统辞职后也陷入危

机不断之中。接任的哈迪政府无力掌控局面，胡塞

武装乘势而起，出兵占领首都萨那，哈迪政府被迫

流亡国外。2015年 3月，沙特和阿联酋等海湾阿拉

伯国家发动也门战争，试图恢复哈迪政府，但是迄

今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外部势力强加的战争进一步

加剧了也门的冲突与动荡，导致也门出现一分为四

的格局，并引发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从地区层面看，

这一波风暴导致地区的失衡、失序和失控，地区国

家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内外势力纷

纷借机重塑于己有利的地区秩序，抢夺势力范围。

第二，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以及中东政策变化助

推和扩大中东动荡。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

导致中东乱局的主要因素，中东也是美苏争霸和争

夺势力范围的重要战场。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

并退出中东，美国借海湾战争在中东建立了由其主

导的地区秩序。“9 · 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借反

恐战争企图对中东实施“民主改造”，推行“大中东

民主计划”，并编造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

争在美国与中东关系史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

史事件，是使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达到顶点后走下

坡路的起点。中东的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

克战争）不仅严重损害了美国国际地位和形象，而

且也消耗了其巨大物质资源，从而拖累其全球战略。

为此，奥巴马上台后很快调整政策，降低全球反恐

战争调门，积极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东

则实施战略收缩，力图摆脱“两场战争”所带来的

消极影响，实现战略重心东移。面对中东乱局，奥

巴马总体上采取“幕后领导”策略，尤其是在处理

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国事务和打击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不愿再次在中东大

规模动武而陷入新的中东战争。在伊朗核问题上，

奥巴马政府积极与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德

国等合作，与伊朗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解除

其战略东移的后顾之忧。特朗普上台后，虽然口头

上否定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但实际上延续了奥巴马

的战略收缩这一中心路线。特朗普同样视中东为战

略负担，无意继续深陷中东战争和在中东承担更多

责任（如促进中东“民主和自由”、保护盟友安全、

提供公共安全品）。因此，特朗普不愿大举增兵叙利

亚，无意推翻巴沙尔政权。在基本击溃“伊斯兰国”后，

特朗普就急忙宣布撤军。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

的战略收缩不仅导致由其主导的中东秩序逐渐坍塌，

“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开始呈现，还造成中东出现巨

大权力真空，各方竞相填补。美国实施战略收缩，

削减对中东的承诺尤其是对地区战略盟友的安全承

诺，导致土耳其、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地区盟

友对美信赖和依赖下降，彼此矛盾与裂痕增大，地

区国家开始增强自身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的自主独

立性。美国地区盟友体系也面临瓦解风险。

美国的不作为给中东带来巨大风险和动荡，而

特朗普的乱作为也给中东带来混乱和威胁。这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深受犹太游说集团和以色列

影响的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重新回归强硬路线，不

仅退出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还对伊实施“极限

施压”政策，全方位打压和遏制伊朗，导致伊朗问

题重新成为地区重大安全问题。二是特朗普在耶路

撒冷地位、犹太定居点、巴以边界、难民问题、戈

兰高地主权等一系列重要敏感问题上全然不顾国际

法的规定和国际社会的共识，而采取“一边倒”的

亲以政策，并推出旨在彻底解决巴以冲突的所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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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协议”，引发巴以冲突和对抗升级，致使巴以矛

盾解决更加复杂、无望。三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

政策与地区盟友利益发生冲突，使得美与地区盟友

裂痕增大。沙特在石油设施遭到打击后第一时间向

美求救，但美无动于衷。波斯湾航行安全危机四伏，

但美一改以往做法，不愿单独承担责任，而是四处

寻求盟友分担责任。土耳其与美国围绕叙利亚库尔

德问题、居伦运动、土购买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

统等问题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增多。此外，沙特、阿

联酋、土耳其和埃及等国有所转向，与其对美不信

任感上升有密切关系。

第三，地区国家“主场”和“主角”意识增强，

地缘政治竞争日益激烈，不断激化地区矛盾与冲突。

除了美俄在中东的激烈博弈外，当前中东地区主要

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博弈也是引发地区局势紧张的主

要因素。当前中东的地区大国竞争主要围绕沙特、

伊朗、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和以色列展开。具

体主要有三对矛盾：一是伊朗、叙利亚、也门什叶

派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拉克的什叶派民

兵（PMF）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以及以色列的

矛盾。双方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也门、

伊拉克、巴林和卡塔尔等地激烈角逐。叙利亚和也

门两场战争实际上也是两派的代理人战争。最近黎

巴嫩和伊拉克爆发大规模抗议所导致的局势动荡就

与地区反伊朗势力在背后推波助澜有关。二是土耳

其、卡塔尔、伊朗与阿联酋、沙特、埃及、以色列

的矛盾。双方主要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卡塔尔

和利比亚开展较量。土耳其与卡塔尔结盟并在卡塔

尔建立军事基地对沙特造成巨大冲击。利比亚内战

正在向代理人战争方向发展，其中土耳其支持的黎

波里的民族团结政府，而沙特、阿联酋和埃及支持

来自东部的哈夫塔尔将军。三是土耳其与埃及、以

色列、塞浦路斯以及希腊的矛盾。双方的矛盾主要

集中在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塞浦路斯问题以

及东地中海能源资源争夺上。为对付共同对手土耳

其，以色列、埃及、希腊和塞浦路斯结成了新的地

区联盟。综上所述，土耳其、伊朗、沙特、阿联酋

和以色列是当前中东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角，地区各

个热点背后均有他们的身影。沙特欲取代埃及阿拉

伯世界领头羊的地位，成为阿盟新的“带头大哥”，

并以伊朗为最大外部敌人，在地区与其开展激烈的

势力范围争夺。土耳其在经历“阿拉伯之春”初期

的徘徊和犹豫之后，放弃曾积极推行的与邻国“零

问题”外交政策，转而推行 “新奥斯曼主义”，谋

求在地区推广“土耳其模式”，积极扩大地区影响。

为此，土耳其插手巴以问题，出兵叙利亚和利比亚，

在波斯湾（卡塔尔）和红海建立军事基地，与埃及、

塞浦路斯、希腊和以色列争夺东地中海天然气。长

期以商业立国的阿联酋开始在地区政治和安全领域

跃跃欲试，试图扮演中东的领导者，插手叙利亚、

卡塔尔、也门、利比亚等地区事务，并频繁动用军

事手段。可以看出，这种地缘政治竞争本质上是地

区主导权之争，背后是国家利益争夺。不过，各个

联盟在表面上看带有民族、教派等色彩。比如伊朗、

土耳其和卡塔尔形成的三国联盟带有强烈的伊斯兰

主义色彩；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

以及伊拉克民兵之间的联盟则带有明显的什叶派色

彩；沙特、阿联酋、巴林与伊朗的对抗则带有很强

的阿拉伯—波斯、逊尼派—什叶派对抗的特征。从

某种意义上讲，当前的中东冲突也是身份之战。

第四，地区危机复合形态加重和地区转型徘徊

不前，加大了社会动荡风险。当前中东正处于由传

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和徘徊期。该地区

不仅面临政治、经济、安全上的危机，也存在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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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危机、“思想危机”[2]。从战后发展中国家转

型的经验看，大多国家都经历了政治动荡与暴力，

中东也不例外。从地区范围看，中东正处于从旧秩

序走向新秩序的过渡期。新旧秩序的转换往往伴随

着暴力冲突与战争。从中东战争的止息到两次伊拉

克战争的爆发，再到现今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

三场战争，都带有地区秩序转换的明显特征。从国

家层次看，当前中东的乱局以及热点问题的出现与

该地区主要大国的转型和身份重塑有密切关系。其

中，以土耳其、沙特、阿联酋三国最为突出。在总

统埃尔多安领导下，土耳其正由凯末尔主义的土耳

其向“新土耳其”转型。这种转型具体体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由传统的“脱亚入欧”转向欧亚并重、

东西方平衡，不再简单地追随西方，而是强调独立

自主和大国身份，力求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

大作用；二是由世俗主义的土耳其转向伊斯兰—突

厥国家，强调建立符合本国历史与国情的政治制度；

三是改造民主政治运作方式，建立总统制，加强中

央集权。转型中的沙特和阿联酋也在重建自己的新

身份。萨勒曼国王父子正竭力打造“新沙特”，对

内积极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建立萨勒曼王

朝，打造非石油经济，抛弃“极端伊斯兰”，[3] 推动“宗

教君主制”向世俗民族国家转变。而阿联酋则以“斯

巴达”自居，由中东的商业领袖向政治领袖转型。[4]

中东乱局的影响

中东乱局不仅严重干扰地区正常发展进程，危

及地区稳定，造成生灵涂炭，而且也导致国际安全

面临严峻挑战。

第一，地区政治和经济正常发展进程受到干扰，

地区国家普遍卷入多样化危机之中。当前中东地区

政局动荡几乎无一国幸免。大多地区国家都面临着

不同程度的政治和经济双重危机，地区各国的政

权不安全感显著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9—

2018 年间西亚北非地区 GDP 增长率为冷战结束以

来最低水平。[5]

第二，地区冲突由点到面扩散，动荡局面不断

扩大，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地区矛盾复杂性增

强，中东安全与稳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战争与

流血冲突、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狭隘民族主

义肆虐。目前，三场战争正在上演的同时，一系列

地区危机和热点问题持续爆发，新的危机正在酝酿。

被视为中东和平“绿洲”的海湾地区面临的动荡风

险持续增大。权力真空与地区持续动荡助长恐怖主

义和极端主义泛滥，“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

等极端恐怖主义势力在叙利亚、利比亚、也门、伊

拉克、索马里等多国活动猖獗。

第三，地区格局加速调整，中东国际关系剧烈

变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由此导致地区问题解决

难度增大。美国及西方的影响较前下降，俄罗斯、

中国以及印度的影响力明显上升，地区国家普遍推

行“东向”政策。在地区力量平衡被打破以及美国

地区盟友体系面临瓦解的背景下，地区国家间关系

也在加速分化组合，敌友关系快速转换。卡塔尔与

沙特、阿联酋关系急转直下，并选择与土耳其、伊

朗结盟。土耳其则与埃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

等昔日盟友和伙伴全部闹翻。曾经敌对的沙特和以

色列如今缔结了反伊朗的战略联盟。埃及、以色列、

塞浦路斯和希腊则因共同的敌人土耳其走到了一起。

第四，中东乱局造成生灵涂炭，酿成巨大的人

道主义灾难。尤其是在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伊

拉克四国，战争造成百万人伤亡，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数百万人沦为难民 , 酿成当代最大国际人道主义灾

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10—2017 年全球难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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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避难者增加了约 1300 万，其中西亚北非地区占

了 46%，远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21%。[6] 根

据联合国难民署全球难民统计，2018 年全球有 7080

万人流离失所，难民人数达到创历史纪录的 2590 万

之多。其中来自西亚北非国家的难民最多。叙利亚

有 1300 多万人流离失所，占全国人口的近一半，还

有 560 多万人沦为国际难民。[7] 也门有 2400 万人需

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全国一半人口忍饥挨饿，400

万人流离失所，19 万人逃难国外。[8] 利比亚有 130

万人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伊拉克有 300 万人流离失所，数十万人流亡国外。

第五，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治理面临严重

威胁。中东乱局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核扩散、

难民危机、国际海上通道安全、能源供应等多个层

面严重冲击国际安全与稳定，加剧了大国竞争，威

胁全球战略稳定，同时也给全球治理带来巨大挑战。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东乱局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在

中东移植和试验的失败。事实表明，全球治理需要

在指导思想、理论、方法上进行深刻反思。

结   语

中东乱局的出现虽有偶然性的一面，但也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当前中东呈现的混乱、动荡、无序

以及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是全球政治发展的一个

缩影。同时，中东乱局也蕴含着机遇和希望，并非

漆黑一片。“中东在地区动荡与阵痛中朝着‘由变

生乱、乱中求治’的总体方向发展。”[9] 在这场乱

局中，中东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积极迹象。

譬如，突尼斯和埃及两国虽然经历了政权更迭，国

内危机四伏，但并未向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那样

陷入内战和动荡。汲取多国教训之后，苏丹和阿尔

及利亚两国实现了政权的平稳交接。西方尤其是美

国对干涉中东事务日趋谨慎，介入程度降低，这有

利于中东国家在地区事务上发挥主体性作用，扮演

更重要的角色。沙特、阿联酋、埃及、摩洛哥以及

土耳其等国积极推动政治和经济转型，启动了一系

列改革与发展计划。尤其是沙特的“去极端化”宗

教社会改革对本国、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都具有重

大意义。或许，可将经济学家熊彼特“创造性破坏”

的观点应用到中东政治上，即在经历了“大乱”后

中东可能实现“大治”。当然，鉴于全球政治发展

的急剧变化和不确定性，预计当前中东乱局仍将持

续一段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和中东这两个

体系的转型中，“去西方化”、权力的“去中心化”

和分散化日益成为一种趋势，这可能有助于中东未

来实现和平稳定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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